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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

今年是先父李苦禅诞辰125周年，在纪念他的
学术活动中，我不禁想到他痴迷京戏的往事。

父亲常说，不懂京戏就画不好写意画。他认
为，京戏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综合，它包括了传
统造型、装饰、舞蹈、文学、武艺、民俗文化等，这种
综合的艺术形式包含着深厚的中华美学，也就是
意象的、写意的美学思想。

父亲初到北京的时候，赶上了“同光十三
绝”鼎盛之后的尾声。当时杨小楼、刘鸿声等名
家红遍京城。在山东老家就学过武术的父亲，
一到北京就痴迷上了文武老生，这是自然而然
的事儿了，以致他拜师尚和玉，一招一式地真学
上了。

三十岁时他在杭州国立艺专任国画教授，为
了响应蔡元培“将美育带入学校”的号召，他在校
内办了“平剧团”（那时称京剧为“平剧”）。他与

“活武松”盖叫天有交往，专攻武戏，“自傅粉墨，躬
亲排场”。父亲的学生程丽娜（雕塑家刘开渠的夫
人）即是“平剧团”的主要成员，至暮年我采访她
时，老人还颇有兴致地说起这段往事。

父亲曾扮演过《霸王别姬》里的项羽、《白水
滩》里的十一郎、《铁笼山》里的姜维等。北平被
日寇占领后，他辞去各种职务“隐居”不出，还参
加了地下抗战活动。那时他常在前门老爷庙向
纪文屏学戏。纪文屏是资深票友，他虽未下海，
但常陪谭鑫培练功。父亲学戏不多，但表演中规
中矩。父亲还与“活关公”李洪春过从甚密。那
时李洪春年轻气盛，调门不矮，多学刘（鸿声）派
唱腔，高亢激越。父亲和纪文屏、李洪春经常集

于前门老爷庙“忠义千秋”的匾额之下，互相倾诉
亡国之恨与报国之志。

20世纪50年代，父亲助力中央美院的京剧团，
在花甲之年参演了一次《回荆州》。他扎上大靠饰
演赵云，仍是一丝不苟。“四击头”一起，挑帘亮相，
一片喝彩。那套老路数的“起霸”不减当年的台
威。父亲帮助学生们排演的《三岔口》，荣获1954
年北京市高等学校会演一等奖。

至今我家还保存着父亲的恩师尚和玉赠他的
《艳阳楼》剧照，三件仅存的老武把子，其中有纪文
屏转赠他的谭鑫培用过的象鼻刀，还有多年集成
的“百丑图”（一百多个丑角）、老脸谱、宣统元年手
抄《安天会》戏本子（带工尺谱）等。

父亲平日讲课，亦多以京剧为例。学生们说，
“苦老的课有文有武，不懂京剧的不容易懂”。学
生在他的课上常需要站个“子午步”，拉个“山膀”，
来个“云手”等，边说边练，以展示造型美。兴致来
了，父亲还会来一段刘派《辕门斩子》，他以“杨延
昭下位去”的委婉唱腔，来讲行笔的韵味，或分解
一段言（菊朋）派《让徐州》“众诸侯分那疆土”的用
字行腔，让学生体会写意书画“笔断意连”“笔不周
而意周”的美学道理。

中央美术学院父亲的老学生线天长写了一篇
回忆父亲演戏、导戏的文章，颇为生动：

中央美院有许多职工爱好京剧。在20世纪50
年代初，工会成立了业余京剧团，记得业余京剧团
曾为全校演出《借东风》，其中赵云一角无人能演，
由苦禅先生担当。当天，中央美院大礼堂人山人
海。锣鼓一响，街坊四邻都来看戏。那一次演出，
是我们同学第一次欣赏苦禅先生演武生，“起霸”
的高难度动作干净利索，掌声不断。

新年晚会最活跃的是美院绘画系的同学，他
们的节目，花样百出，雕塑系就落后了，请李苦禅
先生帮我们排演京剧。苦禅先生高兴地说：“文戏
唱不了，排练武戏吧！”初步选了《三岔口》。先生
就认真地给我们说戏。

苦禅先生真没白下功夫，此后不久《三岔
口》被学院推荐参加 1954 年 2 月 14 日“北京市高
等学校学生文艺演出会”。当时文化界许多名
人都被请来观看评判，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来
了，对演出评价甚佳，说：“中央美院表演的《三
岔口》改编得好！简洁、生动，武剧的趣味性强，
很大众化。”

父亲笔下的禽鸟颇为生动，奥秘就在于他捕
捉的是禽鸟的神情、动作的“瞬间”，而且把它拟人
化，并设定“情节”。这和他熟悉京戏的结构、人
物、身段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父亲钟情于京戏里的大武生和花脸行当。
他觉得这两类角色是洒脱、率真的舞台人物，具
有阳刚之美。他常讲，演员一上台，一戳一站就
得像样儿，要大气，不能小气。他将画中动植物
拟人化，从而设定有趣的情境。父亲非常善于
构图，他的构图层次丰富，长于变化。他还常以
练太极拳为例说绘画，所有动作都是在行云流
水的动态中达到动静的和谐与气息的通达完
整。京戏的角色调度与唱念做打的节奏亦是同
一道理。

学生们发现父亲经常边画边聊戏，兴致高涨
时，手中的毛笔就成了刀枪剑戟。父亲的身段和
造型往往融在了笔下的禽鸟中，成就了独具特色
的意象。

（摘自2024年12月6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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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苦禅的《盛夏图》、王雪涛的《松鹤图》、王子武的
《春风着意》、白雪石的《桂林山水》……近段时间，19幅
名家画作陆续在北京站内亮相，旅客在候车时就能欣
赏到艺术展览。

这些画作都是北京站的藏品，在公开展出前经过
精心修复。车站按照山水、花鸟等题材分门别类，将相
应画作放置在不同候车室内展出。

旅客陈兆民是一位书画爱好者，走进北京站第7候
车室，一眼就看到了李苦禅所作的《盛夏图》——花如
盆，叶如盖，梗如臂，荷花与山石、水鸟“和谐共舞”，勾
勒出一幅灵动的写意画。他赶忙用手机拍照记录下这
幅清新又典雅的画作，又一口气打卡了北京站里的多
幅画作，“太艺术了，好像走进了美术馆！”陈兆民由衷
地感叹。

今年5月以来，北京站19幅修复完毕的名画复制
品陆续上墙、放进橱窗，供旅客近距离欣赏。北京站副
站长马高峰介绍，北京站建成后，周恩来总理曾提议

“把北京站建成艺术殿堂”，一批颇有名气的艺术家纷
纷向北京站赠画，像王子武的《春风着意》、张仁芝的

《漓江行》、白雪石的《桂林山水》等，目前北京站珍藏书
画艺术馆共收藏书画160余幅。除了已上墙展出的画
作，北京站还将持续“上新”。

新挂画作的放置也很有讲究，是根据创作年代、创
作主题、候车室环境来决定的。“像第8候车室，挂的都
是大气端庄的中国山水画，与宽敞明亮的环境相得益
彰。”马高峰介绍。 综合《北京晚报》《新京报》


